
西塘旧梦
□ 文/倾城

西塘想去很久了 ，却每每错
过 ，许是缘分未到 。于是 ，每次
错 过 后都是 一 笑 了 之 ，凡 事 随
缘 。这一次终于找到 了 ，原来离
我并不太远 ，那是一处曾经被呼
作 “吴根越角 ”的地方 ，然我却总
在远处寻寻觅觅的 。

到 达 西 塘 已 是夜 黑 时分 ，
在 一 个标 明 了 “西塘入 口 ”的
所在徘徊 良久 ，还是不敢 贸 然
前 进 ，只 因为它看起来实在是
太新太现代 。退而去找 当 地人
打 听老街方位 。一个正守着小
杂货铺织绒线 的女人 听到我说
要在老街住宿 ，马 上热情地打
电话帮 我们联系 客栈 ，甚 而利
落地打烊关店热心地亲 自 带路
前往 。而就在我们 的满腹狐疑
间 ，老街终于在经过 一条窄巷
——计家巷后豁然 而现于我们
的面前 。只 是 ，这样 的古镇老
街 我们早 已司 空见惯 ，因此并
不觉得新奇 ，继续随行 ，这一
回 才真正是峰回路转柳暗花 明
——就 像 时 空 突 然 倒 转 了 一

般 ，没 有 了 车 水 马
龙 的 喧 闹 和 人 声 鼎
沸 的 骚 动 。眼 前 ，
河 道 静 谧 ，橹 声 已
歇 ，没 有 期 待 中 的
烟 雨 的 长 廊 婉 转 蔓
延 ，灯 影 憧 憧 ，人
物散漫 ，这才是我一 直 以来魂
牵梦萦的西塘 。

有 人说 ，西 塘是 一个让人
找到前世的地方 。果然 ，那一
串 串 岸 上水里上下影接 的长长
短短的红色灯笼 ，仿佛将人的
前世今生 串 联 了 起来 。一路而
行 ，更有那时而可见 的岸栏旁
对酌的情侣 ，直 叫 人联想起沈
三 白 和他的芸娘来 ；或是搬 出
一 桌酒菜 临水 而饮 的 驴 友们 ，
一番肆饮直追 “建安”，……西
塘是温和 的 ，西塘是 自 得 的 。
一人独行 ，或是三五成群 ，一
切随意 。

长廊 、桥影 ，一 梦 千 年 ，
而客栈的 名称恰将这些美一 网
罗尽——廊桥梦 ，一个集酒吧

与 客栈于 一体 的美妙所在 。上
楼 ，雕花大床 ，古 旧妆 台 ，凭
窗远眺 ，在 昏 黄的灯影里 ，西
塘 恍 惚 一 坛 酽 酽 的 老 酒 ；下
梯 ，洋酒热饮 ，时 尚静吧 ，歇
脚小憩 ，丰俭 自 便 ，西塘又是
一 处 现 代 人 的 避 风 塘 。一 道

梯 ，就 这 样 将 古 今
完 美 地 衔 接 ，是
夜 ，在 隐 约 的 音 乐
声 里 ，枕 桥 而 梦 ，
一夜无语 。

大 清 早 从 雕 花
床 上 起 身 ，向 临 河

的窗外探望 ，大红灯笼早 已熄
灭 ，天 色 才 刚 泛 起 淡 淡 的 朝
霞 。此 时 的河水一如既往 的静
谧 ，夜晚在 一 个华丽 的转身之
后 ，褪 下 了 它 花 团 锦 簇 的 袍
子 ，显露出本来的素颜 。

就 着 古 旧 的 妆 台 打 扮 自
己 ，感觉如 同 旧 时家 园 一般的
亲切 。而真正让人感觉宾至如
归的是 ，这么早出 门去看风景时
才发现 ，居然整个客栈就我们这
三 两 个住 客 ，主 人 却 并不 见 踪
影。此情此景让人不觉莞尔 。

西 塘 不 是 适 宜 匆 忙 行 走
的 ，青石 旧 弄 、古桥老街 ，一
圈 闲逛回来 ，自 然是拍 了 不 少
的 片 片 ，于 是 ，搬 出 两 张 藤
椅 ，依河而坐 ，或欣赏一下 自

己 才 刚 的 “杰作”或看看 “野
眼”并随 兴所至 而抓照 几张人
物速写 ，有 一种恰到好处的放
松 。

在 这样 的水旁 ，也许还适
宜读一本 闲 书 ，品 味一 些似水
流 年 的 故 事 ；或 是 织 一 件 毛
衣 ，给 自 己最心爱 的人 ，甚或
什 么都不做 ，什 么都不想 ，只
是静静地一个人发呆 ，狠狠地
浪费 一把我们一 直 以来惜时如
金的美妙光 阴 。西塘 ，本身就
是一个醒着的梦 。

清晨的西塘 ，随处有 薄薄
的 白 雾升腾而起 ，让人 以为是
哪位神仙 的大驾光临 ，然 ，尘
世 的香气——粽香 、饼香随之
而至 ，这 暖暖的人 间 烟火气息
提醒我该用早餐了 。

有 人这样形容着西塘——
“ 春秋的水 ，唐宋的镇 ，明清的
建筑 ，现代的人”，但是 ，我想
说 ，如果 ，有 些 古镇是唐诗 ，
有 些 旧村是宋词 ，那 么 ，西塘
就是一首元曲 了 。

远 古　杨味　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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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 欢 荷 ，是 从 朱 自 清 的
《 荷塘月 色 》开始的 。那时还在
读高 中 ，现在依然清晰的记得
里 面优美 的段落：“曲 曲 折折
的荷塘上面 ，弥望的是 田 田 的
叶子 ，叶子 出 水很高 ，像亭亭
的舞女的裙。”从那时起 ，每当
荷花开的季节 ，总要抽挤一些时
间到普者黑观荷 。

忘记 了 从什么时侯
又 久 违 了 她 ，终 日 里朝
出 晚归 ，柴米油盐 ，碌碌
忙忙 。虽然我们这里有
荷 ，但 一 年 只 有 一 季花
期 ，冬天都躲到淤泥里
去 ，我们看不到她 ，平常
都 在 忙 生活 ，直 到 每 年
七 、八 月 才 有机会去赏
荷 。一 见荷 ，我 心 中 这
湾 荒 芜 了 的 池塘 里 ，仿
佛被投入一粒石 子 ，随
即漾起串 串 圈 圈的涟漪
来。原来 ，荷那 “清水
出 芙 蓉 ，天然去雕饰 ”
的娇美和 “出污泥而不
染 ，濯清莲而不妖”的
玉质 ，始终根植在我的
心底 ，重又从我久远的
沉淀中走出 ，鲜活的立
在我的面前 。

春 天 ，小 荷 才 露尖
尖 角 ，或 卷 曲 如 羊 角 ，
或 圆 圆 如 素 碟 ，黄 绿 色 的 嫩
芽 刚 刚 露 出 水 面 ，娇 嫩 得 风
不 忍 吹 ，雨 不 忍 打 。俏 俏 的
小 影 倒 映 在 清 澈 的 池 水 中 ，
与 飞蛍 鱼 虫嬉戏 。

夏 ，是 荷 最 风致 的 季 节 。
圆 圆 的 荷 叶 ，有 的 平铺 水 面 ，
有 的高擎如伞 ，密密 的重叠着
深深浅浅 的绿 。叶 间 点缀着红

的 白 的花 ，有 的盛开着 ，半露
着 黄 色 的蕊 ，如端庄 的 少 妇 ；
有 的打着骨朵 ，欲放未放 ，又
如娇羞的少女 ，含粉凝露 ，清
香 袭 人 ，涌 波 而 出 ，艳 而 不
俗 ，清容丽姿 。微风 吹过 ，荷
似一群粉面绿裙 的舞女 ，和着
蝉鸣蛙唱 ，翩翩起舞 ，惹 的红
蜓翠鸟流连而忘归 。

七 月 的 细 雨 中 ，荷
被 雨纱弥照 着 ，如 出 浴
的美人朦胧于淡蓝色的
雨烟里 ，骤雨袭来 ，倾泻
的雨注 ，如万把珍珠从天
外泼下 ，在碧绿的叶子上
回 旋滚 动。“绿叶 阴 浓 。
遍地塘水 阁，偏趁凉多 。
海榴初绽 ，朵朵簇红罗 ，
乳燕雏莺 弄 语 ，有 高柳
鸣蝉相和 ，骤雨过 ，珍珠
乱撒 ，打遍新荷。”

荷 ，只需一波清水 、

半池淤泥 ，奉献于世的 。却是美
莲 ，甜藕和苦芯 。恰似不沾人间
烟火 的女子 ，风来梳妆 ，雨来沐
浴 ，从不为 天势而左右 ，在变幻
莫测 的大 自 然 中 是怎样 的 唯我
又忘我 ！当没有阳光的时侯 ，她
自 己 便是 阳 光 ；没有快 乐 的 时
侯 ，她 自 己便是快乐 。一株荷 ，
却有这么完美的 自 足世界 。

长安行吟
□ 文/王静伟

碑林
墙 外 ，按捺 不 住 寂 寞 的 古

树，拄着欲望 的 拐杖 ，穿墙凿壁
追逐到墙内 ，追逐那一抹抹烟青
色 的信仰 。步步慢 ，步步慢 ，一
步一 莲花地 留 下 了 沟沟壑壑里
的记忆 。

太阳在墙 内泼墨 ，满院的金
黄色 。眼睛踩着石碑上没有墨
香的梦呓 ，步步碎 ，步步碎 ，一步
一轮回地和 身边那挺起胸膛的
“ 书骨”擦肩而过 。

即使是物是人非 ，权力 交
迭施展 出 怎样 的魅惑魔障 ，它
们依旧 “无能为力”，驱使信仰
去 格 斗 信 仰 ，乃 至 《颜 家 庙
碑 》不 会 去 嫉 妒 《兰 亭 序》，
《肚疼帖碑 》不会去排斥 《蜀素
帖 》……反而是信仰 尊重着信
仰 ，最后落地成书 ，落成一个
共同的信仰——书魂 。

兵马俑
这里。之前 ，黄土埋葬着黄

土 ，涂抹成了 一个尘封千年的秘
密 ；今天 ，黄土开启 了黄土 ，来来
往往 的历史脚步惊扰成 了 一座
伟大的世界奇迹 。

喜欢“坚守”这个词 ，坚守中
蕴藏着灵魂对坚守对象的 一种
坚韧的信念和忠诚 ，可有理 由亦
可无理 由 ，时间变迁难以改变初
衷的选择 ，即使寂寞很重 ，即使
危机重重 ，总有一股力量让眼神

永远安定 ，抵制 住外界的诱惑 。
坚守是无与伦比的行为 ，这就是
抖落头上千年 尘土 的兵马俑灵
魂 ！这就是永恒坚守历史远处
的兵马俑 ！

曲 江
远行的大唐 ，被时间雕刻 了

在 纸 上 ，空 留 他 的 情 人——曲
江 ，独守空房 。

暮暮朝朝 ，相思苦 ；朝朝暮
暮 ，苦相思 。

赏花游湖 、吟诗唱和 ，曾 经
的 良 辰 美景恍 在 眼 前 ；怎 堪 今
日 ，良辰美景 空虚设 ，不知与何
人诉风情？！

大兴善寺
这里。一净土 。
红尘 中 许 多被视为 不正常

的行为 、不接纳 的事物 ，皈依到
这里被称谓 名正言顺的纯净信
仰 ，也是归善了 。

我在这里认识 自 己 ，寻找 自
己的善 。

面对寺院里的每一尊佛 ，我
无言 ，他亦无言 ；我笑 ，他亦笑 ；
我狰狞 ，他也狰狞 ，佛即是我 ，我
即佛 。寺 院 ，只是让我认识 、看
清 自 己的地方 。

放下 ，天堂 ；贪恋 ，地狱 。
天堂 ，无我 ，自 在 。
地狱 ，求不得放不得 。
天堂 、地狱 ，一念间 。
最后 ，我在寺院里拿走一件

法宝——“放下”，我重新走进
了地狱里的红尘 。

终南 山
天地 ，在这里翻开了 一页页

峰峦的经书 ，撑开了 一把把绿树
的悟伞 ；自 然 ，在这里沉淀 了 一
波一波诗篇 ，闭上了 一双双波澜
的障眼 。

尘落无声 ，月 升无音 。
于是 ，天地在这里隐逸 了 ，

自 然也在这里回归了 ，我追随着
古人也在这里遁迹了 。这时 ，天
地与我并生了 ，万物与我为一了 。

终南 山 ，隐逸在天中天 ，时
隐时现 。

傍 晚
□ 文/马 科平

我 习惯 了 站在 自 己 家里六
楼的阳台 ，望望远处的风景 。

夕 阳 西下 ，太 阳慢慢收起
刺眼 的光芒 ，变成金灿灿 的光
盘 。天 空 高 远 辽 阔 ，蓝 盈 盈
的 ，像 明 净 的湖水 。天边 的云
朵 多姿 多彩 ，紫 的 、白 的 、橙
的 变 幻 莫 测 ，充 满 流 动 的 韵
味 。远处巍峨的 山 峦 ，在 夕 阳
映 照 下 ，涂 上 了 一 层金 黄 色 ，
瑰丽耀眼 。过 了 一会儿 ，太 阳
缓 缓 变 成 了 红 色 ，山 峦 、大
地 、天空充实生动 ，异常美丽 。

傍晚时分淡定迷人〓能看
见西塬上 的 一 处处村庄 、一座
座 农 家 小 院 、一 片 片 田园果
林 ，和绿树掩 映下 的房屋 ，看
不见炊烟 ，听不到 猪牛狗羊鸡
叫 。塬坡上 的几条小路看样子
很倔强 ，硬是左拐右拐 ，三扭
两 弯 ，一 头扎在河谷 ，一头从
塬顶上伸 出 来 。北塬城 区 密 密
匝 匝拔地 而起的崭新楼房 ，在
夕阳的余晖里 ，显得繁华气派 。

傍晚 时分悠 闲 惬意 ，倦鸟
尚未归巢 ，在枝头 、楼顶嬉戏 ，
清脆的鸣叫 ，美妙动听 。还有一
群活泼可爱的鸟儿 ，翻飞盘旋起

来 ，在天空翩翩起舞。晚饭后的
街道 ，人们三五 一群 、四五一伙
说说笑笑地散步 。一 帮老人在
广场悠闲地打起太极拳 ，旁边一
群妇女列队散开 ，扭动舞姿。石
桌石 凳处 ，象棋摊 围 满 老老 少
少 ，杀声阵阵 。

傍晚 时分幸福甜蜜 。楼下
街 口 卖菜 、卖馍 、卖小吃 、卖西瓜
的小贩 ，注视着晚归和散步的行

人 ，有的吆喝 ，有的招呼 ，有的说
笑 ，抓紧 一天最后 的 时机 ，希望
有生意成交 。有 年轻的恋人走
过 ，手挽手或肩 依肩 ，水灵青春
的脸上写满幸福和甜蜜 。

傍晚 时分温馨怀旧，或独
坐或伫 立 ，让心 灵远离尘嚣纷
乱 的 世界 ，感 受 自 然 的清灵 。
捧 一 品 香茗 ，在氤氲缭绕 中慵
懒 的翻 阅好书 。播放温柔 的夜
曲 ，静静 的赖在床上 ，放松 自

己 的心灵 ，什 么都可 以想 ，什
么 都可 以 不想 。任思绪 飞扬 ，’
找寻 儿 时天真 与 顽皮 的 记忆 ，
再回童年的青草地 。

太 阳 落到 西 山 里去 了 ，日
落 的氛 围 里总有 几分失意和伤
感 。时光 的脚步这个时候总是
过于匆忙和急促 。傍晚时分的
空 气缓缓凉爽 下来 ，有 花草 、
树木 、庄稼的阵阵清香在 四处
飘荡 ，闻起来令人心旷神怡 。

天边 的 光 彩黯 淡 下 去 了 ，
灰的色彩越来越浓 ，渐渐不能
辨识远方 ，剩下 的 ，就是一张
淡 薄 如雾 、朦朦胧胧 的 夜幕 。
白 昼更替 ，日 月 轮回 ，光 阴 飞
逝 ，留 下 的 只 有 记忆 的 停 留 。
喧嚣 散去 ，如 豆的灯粒次第开
放 ，街灯的亮色渐渐漫开 。

在柔软 的月 光下 ，夜风从
山 谷 、河湾 、原野生起 ，一路
走走停停 ，流 向 落 日 那头 ，忽
又扭头转 身 回来 ，掠过高楼的
缝 隙 ，穿 街 过巷 ，钻窗入 户 ，
扑 面 而 来 ，送 过 清 凉 。呼 呼
呼 ，再转 方 向 ，由 远而近 ，由
近 而远 ，渐渐地 消 失隐 匿在越
来越浓的夜的深处……

怀念杏树
□ 文/王永强

小的时候 ，在舅家的 自 留地
里挖回一棵只有一尺高 、面条细
的杏树苗 ，栽在了 自 家院子左边
靠墙的地方 。

那时候只有一个愿望 ：每天
和 小树 一起长——它长得那么
矮——我只要每天和它一起长 ，
总有 一 天会长得成为全世界最
高最壮的人 。

第二年 ，我突然发现它快和
我 一 样 高 了 。我每天用 力地学
习 ，用力地吃饭 ，我一定要始终高
于它。一天早晨 ，在我和它比个
子的时候 ，我踮起了脚尖赢了它 ；
第二天 ，我蹦起来 ，涨红了脸赢了
它 ；第三天 ，第 四天 ，我蹦起来使
劲扇它的耳光 ；第五天 ，我想该让
它 自 己成长 ，要不然我什么时候
才能吃上酸甜 的 杏儿？从此 以
后 ，我每天都在树下凝望它带露
的梢头 ，思考它心里的想法。

三 年 以 后 ，我 要 外 出 上 学
了 ，它也开出 了 头一树的花。为
了看它结果 ，我在学校每周周末
的所有活动都不参加 ，只想着回
家 ：我不在的时候 ，肥是否上过 ，
水是否喝饱 ，都成了我的牵挂 。

又一个初夏的季节 ，终于在

它茂密 的 浓发 中 发 现
了 两 个 小 小 的 绿 杏 。
全 家 人都有 了 一 个期
待和 愿 望 。母 亲 还特
意告诉每一个人 ：杏儿
黄 了 才可 以摘 ，最好让
它 自 己 落 下 ，要 不然 ，
它会 气死 的 。可在它们快黄的
时候 ，一 阵大风 ，一群贪嘴 的麻
雀让其 中 一 个含泪 而 落 。为此
家里赶紧 养 了 一 只 猫 。可就在
全家人把希 望全集 中 在 唯一 的
那只躲在密 叶下 的小杏子 的 时
候 ，一个周 日 我 回 到家的早上 ，
却发现那 只鲜绿的杏子却躺在
了 院中央。此后数年 ，邻家的小
妹一见我就逃 。

母 亲 的 话 应验 了——从此
后 ，数 年 间 ，杏 子 再 都 没 有 坐
果。但每年刚一初春 ，它满头的
花香总能 引来满院的春光 。

其 间 我参加工作那年结 了
一个 。

我 结 婚 那 年 ，在 初 夏 骄 阳
下 ，母亲忽然大喊：“看 ，今年坐
住杏儿了 ！”在绿绿的枝叶中 ，果
然有十来只鲜绿的杏儿迎着阳
光若隐若现。接着两年 ，杏儿连

着坐住了 ，我也有 了儿子 。
一九九八年洪水后 ，杏树起

虫 了 。浑身长满彩色绒毛 的 虫
子爬满 了 树梢 。有 时候只 要 一
夜功 夫 ，树上就像蝗 虫 打扫 过
的战场一样凄凉 。

有一次儿子在树下纳凉 ，一
个虫子掉在了他身上 ，儿子为此
哭 了 三个晚上 。一 片被 虫 吃得
破破碎碎的树叶从我脸上滑过 ，
我脸上 的肌 肉 不 自 主地跳动 了
一个整晚 。为 了 消灭这 些不知

名 的厉害小虫 ，我打农
药 、剪 枝 、一 只 只 用 火
钳 夹……可 是 都 只 能
解 决 一 半 个 月 的 问
题 。这 些 小 虫 随着杏
树叶 子 一 年 春 秋 两 季
的 生 长 周 期 而 非 常 有

规律地疯狂着 。大的打下去 了 ，
叶子还在碎烂 ，仔细 一看 ，破碎
的 叶片 背 面全是 两三个毫米大
小的小虫 ，排列得有如古战场上
的士兵一样摆场 。

当这些小家伙吃足长成 ，一
条条就肥得像一颗颗胖胖的花
生一样 。每天傍晚 ，它们一蠕一
蠕地往 树 下爬 ，每 个 晴 朗 的 早
上 ，它们又会一 曲 一 弓地往树上
爬。每天只要一有空 闲 ，我就会
在 它们必经 的树干 中 间 等着它
们 ，一只一只碾死……

每 年 冬天 ，我 都 会 爬 上 梯
子 ，把紧紧挂在梢头的像树皮一
样颜色 ，像黄豆一般大小的虫卵
一一找出来 ，一个一个用钳子夹
出绿水来。慢慢地 ，杏树生虫的
间期越来越长——不知什 么 时
候 ，它头上没有虫子了 。

为 了 让 它 结 果 ，剪 枝 的季

节 ，我用心向果农请教 ；深秋的时
候 ，用心为它嫁接 ；开春的时候 ，
请假跑十几里外折回别的杏花为
它人工授粉……终于有一天 ，它
又坐住果了 。等到麦子黄了的季
节 ，儿子吃着妻子买回来的甜杏
说：“咱家的杏儿太小太酸。”

去年 ，它花开得艳 ，果结得多
得压弯 了枝头 。麦黄的季节 ，我
端了 一盆的杏儿分与左邻右舍 。
之后 ，我亲手把它移栽到 了大门
外 ，跑了十来里地买回 了 生根粉
为它放在脚下。我要盖房子了 。

在我房子要上梁的前天 ，拉
料的车撞上了它 ，工人们嫌碍事 ，
锯断了 它 。上三楼的时候 ，我从
架上摔了下来 ，肋骨痛了三个月 。

又遇杏几黄了 的季节 ，朋友
说 ：你不写写怀念过去咱们一起
种地的情景 。我说 ：还种地呢 ，
再过 两 年 ，咱就也住上高层 了 ，
再写种地 ，年轻人看着 ，以为 咱
是胡说八道呢 。要写 ，就写当下
现在孩子们还能看到的事物吧 。

晚上做了 一个梦 ，忽然梦见
了我小时候的杏树 。

快四十的我突然发现 ，树是
有感情的。尤其是我的杏树……

看 戏
□ 文/辛磊

那年我第一次看戏 。以前也许是看过戏
的 ，我 曾认真地从记忆深处打捞 ，有 一次把我
的手都打捞疼 了 ，还 是渺无踪迹 。无论对于
群体 ，还是个人 ；也无论是记忆本身 的故障 ，
还是人为 的遮蔽 ，遗忘的 ，便可视为不存在 ，
这是很无奈的事情 。这 么 一 来 ，我便有 堂皇
的理 由 ，把 自 己第 一次看戏的 时 间 定为 五岁
那年春天 。

没有戏台 ，给打麦场的中 间搭一顶帐篷 ，
就是戏 台 子 。不 是我们现 在 常见 的 那种帐
篷 ，现在常见 的帐篷 ，在我看来是很奢侈的 ，
人住在里面 ，冬天保暖 ，隔绝风雪的侵袭 ，夏
天凉爽 ，把阳 光风雨挡在外面 。在 一个荒芜
人烟 的 旷野拥有这 么 一顶帐篷 ，一直是我久
远不灭 的梦想 。四根杂木橡子 四 角 竖起来 ，
用 破 旧 的麻绳链住橡头 ，把几页破 旧 的芦席
搭上去 ，这就是帐篷了 ，这就是戏台 了 。阳光
射进来 ，帐篷里一 半有 阴凉 ，一半 阳 光灿烂 ，
我在最前面抢 了 一 个屁 股大 的地盘 。那 时
候 ，我的屁股很小 ，观众都席地而坐 。好长时
间没下雨 ，黄土地龟裂开了 ，满地都是半寸厚
的浮土 。浮土很细 ，白 面一样细 ，屁股坐上
去 ，温腾腾的 ，抓在手里 ，温腾腾的 ，一手
心都是抚摸乳房时的那种温馨 。偶尔有人站
起来 ，便会带起大 团 的土雾 ，许多人都会被
笼罩得面 目 模糊 ，当 即 ，嘴里的呸呸声 ，呵
讨声 ，咒骂 声 ，便 盖 过 了 戏 台 上 唱 戏 的 声
音。戏台上那个钉鞋的人是我表叔。他是一
个赤脚医生 ，给我打过针 ，他打得我屁股蛋
子很疼 。我很怕他 ，也很反感他 。他就在我
的 当 面 ，离我最多 一 步远 。他脸上涂满 了 油
彩。他蹲在帐篷边 ，那里阳光灿烂 ，他脸上的
油彩消融了 ，与汗水搅和在一起 ，像谁把一颗
熟透的西瓜砸在 了 脸上 。他一只手拿了 一根
半尺长 的木头橛 ，在地上梆梆乱敲 。他身 后
是李奶奶和李铁梅 。李奶 奶是村二虎他大
姐 ，李铁梅是二虎他小姐 。二虎他小姐拖腔
叫道 ：奶奶——“二虎他大姐居然也拖着长腔
答应 了 。我急了 ，我说错了 ，叫大姐哩 。我的
叫 声可能 比较急切 ，传来 一片哄笑声 。钉鞋
的表叔狠狠地 瞪 了 我 一 眼 ，攥 紧 手里 的木头
橛 ，作势要敲我的脑袋 。

从那一天开始 ，我就认定大人是不讲理
的 ，明明 叫错了 嘛 ，人怎么可 以把 自 己的亲姐
叫 奶奶呢 。我在木头橛的 当 面威胁下 ，没有
做任何争辩 。后来 ，在漫长的岁 月 中 ，我遇到
不讲理 的人 ，一般都保持高度 的沉默 。李玉
和 出来了 ，他是我表哥 ，他挂在身上的铁链子
是 我 家 拴 狗 用 的 ，手 中 的 红 灯 是 我 家 的 马
灯 。我喜欢表哥 ，虽然 ，他脸上涂满油彩 ，身
上挂着拴狗链 ，我还是喜欢他 。

过 了 几天 ，我去农 田 工地玩 。表哥脸上
的油彩没 了 ，身上的铁链没 了 ，手中的红灯没
了 。他肩 挑一 副 很大 的柳条筐 ，筐里装满土
粪 ，扁担咯咯 吱吱 ，粪筐忽忽悠悠 ，他 喘着粗
气 ，嘴里还咿咿呀 呀 。据说 ，马 上 还 要演 出
的 。二虎他大姐和他小姐都在工地上 ，二虎
他小姐把二虎他大姐 叫 姐 ，我心里有 些 忿忿
然 ，我明 明是对的嘛 。我更反感表叔 了 ，更对
那些嘲笑我的大人不满 了 。二虎他小姐叫姐
时 ，声 音 比 叫 奶 奶好 叫 多 了 ：姐——平 声 出
去 ，中 间拐一个溜溜的 弯儿 ，再平声结束 。表
叔不 再 当 医 生 ，他被县 剧 团 抽 去 专 门 演戏 。
我反感 的人从我 眼前 消失 了 。几年后 ，他又
回来了 ，赤脚医生 已有别人 当 了 。他和表哥 ，
和二虎他大姐小姐差不多每天都在一块农 田
里劳动 。下 了 戏台 ，抹去脸上油彩后 ，他们的
脸和大家一样 ，都是汗水和尘埃 。

忆秦娥
□ 文/王如 明

一

难 忘 也 ，芬 芳 花 季 思 无 邪 。
思 无 邪 ，稚 心 皎 洁 ，堪 比 明 月 。
更 难 忘 却 丽 人侧 ，众 生 仰 望 多 心 怯 。
多 心 怯 ，步 儿蹀 躞 ，面 露 羞 色 。

二
娉婷 耶 ，羞 花 闭 月 芙 蓉 谢 。
芙 蓉谢 ，只 闻 香榭 ，群 芳 空 嗟 。
彩 裙飘 曳 惊 飞 蝶 ，银声 入 耳 真 清越 。
真 清越 ，丽 声 仙 韵 ，应 在 天 阙 。

三

偶 相 偕 ，不 安 窘 迫 心 忐 忑 。
心 忐 忑 ，假 装 沉 着 ，难 掩 生 涩 。
半 个世 纪 向 隔 绝 ，时 光 磨砺 青 春谢 。
青 春谢 ，满 头 华 发 ，依 然 本 色 。

书 法　唐博 学


